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庚子年十二月廿四，公历是 2021 年 2 月
5 日， 这个看似普通的日子， 却涉及方言读
音、书写以及民俗等方面。

老派上海方言对农历日期的称呼有个特
点，后面往往会省略“日”字，这在松江府原住
民中至今仍是。 十二月廿四，就是十二月二十
四日。 其他日期也这样，一日到十日，只称初
一、初二，到初十，从十一日到三十日，也全都
不带“日”。 这在历代文献中都有记载，如民国
初期风行于上海滩的长篇社会小说 《海上繁
华梦》中，大量记有当年行用的方言词语，在
好多回中都记到了这种语言现象。 如第九回，
两个人就下月初“寓沪西商”一场“跑马”赛事
究竟何时举行有段对话， 少牧道：“《繁华报》
上说是三月初四、初五、初六。 ”幼安说：“今天
是二月十九， 如此说来尚有半个多月。 ”（第
72 页）这里有“初四”等 4 个日期，全都没有
“日”字。 但十五日会有例外，因为是称月半，
如正月半、八月半等，小说中也有：“正是流光
如驶，已是三月半了。 ”（第 82 页）“跑马”是清
末起，在沪外国人的一种体育活动，当年的报
导是“西人赛马春秋两举，必三日”。 这些事发
生在今属上海市中心区范围内， 即现在的黄
浦区。

还有个情况是，“二十四” 在方言中不发
二、十、四这 3 个音，而是两个音：“廿四”。 需
要说明的是，“廿” 字早就有了， 它的读音在
《说文解字》徐弦校定本中标注的反切是“人
汗切”，即当读普通话“入”音。 所以，清苏州人
朱骏声的《说文通训定声》“廿”字条，在引用
《说文解字》释义后，补了一句：“读若入”（第
107 页）。 那么，何时将“廿”读做“念”音的呢？
历史上有这样的记录，还和避讳有关，说的是
“魏武之父讳嵩，故北人（菘）呼蔓青而江南不

为之讳也，亦由吴王之女名二十，而江南人呼
二十为念，而北人不为之避也。 ”“菘”，这里指
大头菜。 这段文字是说对“菘”字，南方人不避
讳，北方人因避“魏武之父”的讳不称“菘”而
改称“蔓青”。 相反，对“二十”，则是南方人为
避“吴王之女名”之讳改读“念”，北方人却不
避讳。这是丘光庭在《兼明书》里的记载。这是
本考据辩证类笔记，作者是五代浙江乌程人。
这就告诉我们，在五代时“廿”字就读“念”音，
至今已一千一百多年，历史够悠久的了。

再说“廿”字的书写。 清顾炎武《金石文字
记》三中有《开业寺碑》一文，作者这样写道：
“碑阴多宋人题名，有曰：‘……元佑辛未阳月
念五日题’，以廿为念，始见于此。 ”(《辞源》第
598 页)元佑是宋哲宗年号，辛未阳月即 1091
年农历十月。 按照顾炎武的说法，将“廿”写成
记音的“念”字，是从这块碑记题撰开始的，至
今已有 930 年之久了。

十二月廿四还是春节前送灶的日子，即
送灶君爷上天“述职”。 方言中灶君爷称灶敬
公公，送灶在老方言中则称谢灶，这是一种小
型的祭祀， 当天晚上用点心类食物放在灶头
的“灶山”里让他“吃”了后送他上天去。 为了
防止他在天帝面前乱说人间丑事、糗事，故谢
灶祭物中有饴糖，欲将其嘴巴粘住封口。 《上
海县志》（1993 年版）第三十篇“社会·岁时”中
“十二月廿四”条称：“谢灶日，灶君老爷生日。
用圆子、塌饼、慈菇、饴糖夜祀灶神……送其
上天，谓送灶。 ”(第 1087 页)莘庄、七宝地区是
十二月廿四谢灶的， 但有的地方是十二月二
十三，1991 年版《松江县志》的记载就是“廿三
送灶”（第 942 页） 因此，《上海通志》（2005 年
版）第 43 卷第 9 章记述岁时礼仪的“上海传
统岁时行事情况表” 中，“送灶” 的日期有两

个，即十二月二十三和十二月二十四。 还正是
巧了，《海上繁华梦》 中写到的当年上海市中
心区内也是“十二月二十三送灶”（二集第 23
回）。

谢灶习俗至今还在农村保存着， 即使宅
基动迁后住到了小区里，用上了煤气，有的村
民还会在煤气灶上谢灶， 因为煤气灶也是灶
头。

节交 “惊蛰”， 气候悄悄地冬去春来回
暖，老鼠“蠢蠢欲动”，蚊虫“满血复活”。 3 日
1 日， 市爱卫会与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
领导小组环境整治组联合启动春季爱国卫
生运动。 这个“运动”似是久违了。

因疫情宅家翻 “志书”，《上海县志（1993
年版）》载，民国时期，各种传染病传染，是造成
居民死亡的首要原因。 1947 年，新泾区、龙华
区报告分别死亡 1000 和 1188 人，其中死于伤
寒、肺结核、霍乱、天花等占死亡人数的 67.%和
47.1%。 1956～1965 年，疟疾、麻疹发病率最高，
年发病率分别为 2337.2/10 万和 1486.3/10
万；1966～1984 年，以痢疾、病毒性肝炎最高，
年发病率分别为 693/10 万和 314.9/10 万。 另
有寄生虫，主要是血吸虫病、疟疾等，严重危害
居民健康。 新中国成立后，贯彻“预防为主”方
针，落实防治措施，绝大部分传染病得到控制，
1950 年代消灭天花、霍乱，1979 年消灭血吸虫
病。 其中，1952 年 2 月，全国发起爱国卫生运
动功不可没。 1956 年起，我地爱国卫生运动以
“除四害（老鼠、苍蝇、蚊子、麻雀），讲卫生”为
重点，逢节（元旦、春节、五一劳动节、国庆节）、
逢农忙（春耕、夏忙和秋忙）前开展，并加强饮
水卫生和糞便管理，取得显著成效。以后，又开
展卫生（健康）城区建设。

何曾想到，1988 年 1 月，全市爆发流行急
性传染病甲型肝炎，1 月 20 日至 2 月 10 日，
县内病人 1261 人，92%以上患者病前曾食毛
蚶，县内各医院收治上海市区患者 3640 人。

据 《闵行区志 （1992～2011 年 》载 ，1993
年，全区肠道传染病发病 1728 例，占传染病
总数的 92.3%，发病率为 339.05/10 万，波及
17 个街镇。 从 1993 年 8 月发现首例至 1994
年 10 月才得有效控制。

直至本世纪，2003 年 4 月，全国性的“非
典型性肺炎”， 全区对返沪人员实施健康检

测和医学观察 4.17 万人次， 我区确诊 2 例。
2009 年 3～4 月，墨西哥、美国等国相继发生
甲型 H1N1 流感疫情， 并迅速蔓延至全球。
我区有 97 批次、840 名密切接触者接受医学
观察， 其中包括 24 个国家的 412 名外籍人
士。全区发热门诊接诊 6.98 万人次，确诊 170
例，重诊 5 例，后全部治愈。

我们这点岁数的人，大多是经历并参与
过历次爱国卫生运动的。 上小学时，逢“运
动”，帮助大人洗洗涮涮、清洁卫生，还要到
臭气熏天的糞缸周边去挖苍蝇蚊子的蛹，交
到学校计数；学着用鼠夹、鼠笼、毒饵甚而用
碎砖填洞等灭杀老鼠， 剪下尾巴上交计数；
回乡务农后， 参与铲除河滩边上的杂草，洒
上石灰，消灭血吸虫病寄生宿主虰螺；屋前
宅后清除臭水沟， 缸甏等易积水的要加盖，
不用时底朝天，防滋生孑孓成蚊蝇温床。 此
时奢望自来水，因陋就简，河水用明矾沉淀
用漂白粉消毒烧开饮用，自己动手打井用井
水。 每年对每个人化验大便作监测，实行糞
便集中管理等等。 这些，都是“人民战争”，是
大张旗鼓的、 得到广泛响应的爱国卫生运
动。 这些“运动”，对养成良好卫生习惯，提高
健康素养，把预防关口前移，让人不得病少
生病，减少传染病的侵害，都不无禆益。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当今新冠肺炎疫
情防控的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形势发
生积极向好变化，取得阶段性重要成果。 之
所以搬这些陈年旧事，是想，这块土地曾发
生过疫情灾难，疫情终会被战胜，我们也一
定为此付出了代价。 或许，病毒恶魔还躲在
旁边某个角落，一旦环境合适，还会跳出来
的。 所以，不要得意忘形，更不能忘乎所以，
须慎终如始。 “打赢疫情防控人民战争要紧
紧依靠人民”，因而，开展爱国卫生运动，确
是大有必要，且应扎扎实实做好。

【岁月如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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